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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

刘 霞 

摘 要: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，他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在大量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，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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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，同时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。臧

克家在《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》一文中，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，“按其内容的意义

来区分，划成三大类：一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；二是绍介外国——特别是旧俄

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；三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——特别注意发现、培植、扶

掖青年作家，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”[1]。这样的分类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。由此可

以看出，在编辑出版工作中，鲁迅是将发扬优秀文化传统、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与创作新文

艺三者并重的，表现了他作为编辑出版家具有的包容古今中外的开放的视野与胸怀。 

    正是由于他看到了翻译出版的重要性，所以，他编辑出版的书报刊中翻译作品占了相

当的比例。其中，他主编或参与编辑出版的外国文艺类书刊有：主要介绍外国文艺的《奔

流》；专登翻译作品的《译文》；介绍外国文化的《世界文化》；帮助成立主要出版翻译

作品的未名社，编印专收译本的《未名丛刊》；成立三闲书屋自费印行《毁灭》《铁流》

等外国文学作品。在大量的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，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

作原则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 

    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，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，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

的。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“全盘西化”的观点，并斥之为洋奴思想。但他对于西方文化、

文学的优良部分，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。鲁迅对于外来文化是主张“拿来主义”的，同时

他清醒地认识到，西方文化也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。所以，对外国文化，他并不主张无

原则的“拿来主义”，有选择的“拿来主义”可以看作是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一个总原

则。因为编辑出版工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选择与缔构的工作，而介绍外来文化首先就需要

选择，然后才能将它组构到中国文化中，从而缔构出一种新文化。 

    1.与其他作品的编辑出版相比，选择对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具有更重要的意义，鲁迅

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：对社会有借鉴作用，于读者有益，同时要保持作品的原貌。

鲁迅在为自己和他人的译文所作的序跋中，总是强调希望译文能使读者“得一些好处”，

“看了之后，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”，“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”，如果做到了这一

点，他就觉得是“极大的幸福了”。由此可以看出鲁迅选择译作的一个标准：于读者有

益。而实际上，他是想借外国文艺来救治中国人的痼疾，改造国民性，最终达到改造社会

的目的。鲁迅在早期译印《域外小说集》时，就“有一种茫漠的希望：以为文艺是可以转

移性情，改造社会的”，因此，他“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”。介绍

外国进步文艺，为我所用，改造国民性，改造社会，这是鲁迅投身于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

事业的初衷，也是贯穿他此后全部翻译出版工作的基本思想。他在日本的一个四幕反战剧

本《一个青年的梦》的译者序中说：“我以为这剧本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，

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。”[2]而在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《出了象牙之塔》的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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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也说：“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，诊断之后，开出一点药方来了，则在同病的中国，正可

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，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，即也能医中国人的

一般。”[3] 

虽然选择引入什么样的作品具有主观性，但是一旦选定了译本，就力求保持作品原貌，不

因自己的主观倾向性而加以削删，既对读者负责，也对作者负责。这是选择中的主观与客

观的辩证统一。鲁迅在《思想·山水·人物》的题记中说：“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

章，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，或有些有益……便会开手来移译，但一经移译，

则全篇中虽有大背我意之处，也不加删节了。因为我的意思，是以为改变本相，不但对不

起作者，也对不起读者的。”[4]在具体翻译介绍时，他也是忠实于原作，主张“直译”

“宁信而不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他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和主张意译的人辩论过。他说：“凡

是翻译，必须兼顾着两面，一当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，但这保存，却又

常常和易懂相矛盾：看不惯了。不过它原是洋鬼子，当然谁也看不惯，为比较的顺眼起

见，只能改换他的衣裳，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，剜掉他的眼睛。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，

所以有些地方，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。”[5]鲁迅的这种选择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

一，是值得今天那些对引进作品随便删改的编辑好好学习的。 

    2. 赞成多翻译，至少与创作并重，以满足社会需求。翻译和创作，是两种不同的劳

作。在鲁迅这里，翻译的意义绝不亚于创作。他是赞成多翻译，至少与创作并重的。鲁迅

看到“我们的文化落后，无可讳言，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，作品的比较的薄弱，是势

所必至的，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。所以翻译和创作，应该一同提倡，决不可压抑

了一面，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，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”[6]。从鲁迅著译的全部作品来

看，翻译与创作大体上也是平衡的。鲁迅知道，普通人大多是看轻翻译的，而且当时社会

上还出现了诋毁翻译甚至“围剿翻译”的现象。为此，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翻译辩护。

他认为“注重翻译，以作借镜，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”，而他自己“是向来感谢

着翻译的”[7]。他希望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，不要把有烂疤的苹果一下

子抛掉，对翻译作品不要限制得太严，因为中国的出版界翻译作品很贫乏，而且读者的购

买力也很低。他自己是以“填补空白”的救急态度来对待翻译的，对于别人对他的攻击，

他就曾说过，“自然，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，能够译成既不曲，也不‘硬’或‘死’

的文章的，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，我就只要来填这从‘无有’到‘较好’的空间罢

了。”[8]同时，他也鼓励青年们都来填补这空白，“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，是

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，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，放在青年们的周围”

[9]。孙用译的《勇敢的约翰》，“如果不碰到鲁迅，大约在中国未必有和读者见面的机

会的”。孙用是一名邮局职员，只是业余从事翻译。他将自己译的裴多菲的《勇敢的约

翰》寄给了当时正主编《奔流》的鲁迅，立刻得到鲁迅的热心帮助，不仅为其校订、介绍

出版社出版，还为其垫付印费和稿费 [10]。 

    3.另外，他对当时颇受非议的重译和复译持赞成态度（重译是指从别国的译本间接翻

译，复译是指对一种外国原作用同样的语言重复翻译——作者注）。对于重译，他首先认

为，懂某一国文字，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字，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。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

当时中国的现实，“假使如此，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，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

了”。因为，一方面，“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，日文次之，倘不重译，我

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”，而无法看见其他国家的作品；另一方面，

“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、诺威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，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，我们现在的

所有，都是从英文重译的”。所以，鲁迅认为“对于翻译，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

垒，最要紧的是要看 

译文的佳良与否，直接译或间接译，是不必置重的”，“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

本，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”[11] 。针对当时一些人讥笑甚至批评复译，鲁迅却

坚决地表示“非有复译不可”。他批评那些讥笑复译的人，认为虽然他们“表面上好像关

心翻译界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，比诬赖，开心的更有害，因为他更阴柔”。他提倡复

译，因为要击退乱译，惟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，“还不行，就再来一回。譬如赛

跑，至少总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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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个人，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，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，无论他怎样蹩脚”。

“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，即使已有好译本，复译也还是必要的……取旧译的长

处，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，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。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，

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，七八次何足为奇，何况中国其实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。

如果已经有，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”[12]。鲁迅这种从实际需要出

发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工作，与那些目光短浅的出版家是截然不同的。 (ID:617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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